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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三亚看海去
!

陈庆文

三亚，是我心仪了很久的地

方。三亚不大，但很美；三亚很

美，但不浮华。蓝天大海是她的

名片，这是我游三亚后的第一印

象。

三亚很美。大海赋予了这座城市俊朗阳刚

的外表，优雅端庄的神韵，更赋予了她诗人一般

湛蓝浪漫的灵魂。

在三亚，海有不同的风情。亚龙湾的海，深

邃静谧。蜈支洲岛一带的海，则浪随风涌，礁石

上，迎浪垂钓的老人，刚强坚韧。虎头湾和锦母

角一带的海，却是宁静端庄的了，让走在岸上的

你不由得放慢了脚步，停止喧哗。

三亚的海水，梦幻一样变换着自己的色彩，

让人目不暇接。湖蓝、浅绿、宝石一样的深蓝。远

近不同，四时有异，随天气而变。

近处，清澈透明，波平如镜。阳光直射到水

底，几米、几十米、几百米深的海底下，有你的影

子，也有游鱼的影子。一条条游鱼无依，一枚枚

浮沤无靠，一粒粒浮游之物清晰可见。让你看见

深处虾和螃蟹的色彩，让你细辨海螺和海贝的

斑斓纹路，让你明察海底之细沙。

我还没见过，有哪个地方的海，能像三亚一

样，有如此丰富的情感，能够如此地变幻多姿！

曾经在一本旅游杂志上看到，说三亚像个

淑女，还真是！天生温暖，那里只有夏天，冬季最

冷不低于26度，难怪好多明星大腕都在三亚购

房度假。三亚到处是挺拔的椰子树，城市边都是

大海，整个三亚其实就是个大公园！想想，在这

样的环境中工作生活，怎么可能会有抑郁症什

么的，因为任何不开心的时候去海边看看，都会

烟消云散了！

华灯初上，同行的朋友说去夜游大东海吧。

尽管很疲惫，还是和朋友一起登上游轮，看海。

夜色笼罩下的大海，看上去更加的遥远和

神秘莫测，我瞬间有了一种被吞噬的恐惧感。海

风吹来，湿润体贴，脚下的大海显得极其温顺，

一波一波的向脚下靠拢、离去，离去、靠拢，就在

那时，我体会到了什么叫欲罢不能。这，也许就

是温柔的力量。有时候，征服一个人信念的，不

是暴力，而是委婉的入侵。

虽然时间已是晚上 9点多

了，海面上还是飘着一些零散游

泳的人，据说这都是三亚当地

人，游惯了的，即使入夜依然还

有很多人下海，而外地游客绝不会在这个时候下

水的。

蜈支洲岛的海滩上，一家提供淡水淋浴的服

务社门前，陈列了一些简单的健身器材，有单杠、

双杠，还有一个小小的沙滩排球场，几位即将下

海的中年男子在打着沙滩排球，从他们鼓起的胸

肌可以看出他们是经常锻炼的一族。由于天气较

热，生意异常火爆。

既然到了海边，就要亲身感受一下大海。虽

然感觉太阳晒在身上灼痛，我还是到服务社花了

25元钱买了一条泳裤，再花20元钱去冲淡水。9

月的海边，阳光下的正午，穿着一条短裤，感觉在

火炉里一样。我在同行朋友的鼓励下就匆匆忙忙

地下海了。

最外沿沙滩上的沙粒有些粗大，走在上面完

全没有想象中的柔软，相反还有些坚硬，脚掌感

觉有些疼疼的，越靠近大海，沙显得越柔软，海水

亲吻着的沙滩就显得有些平整了，而完全没有柔

软的感觉。

一直向前往海水里走，完全不惧海浪。走至

没膝处时，猛地一扑，然后往大海里游去。大约三

四十米时，我有一种窒息的感觉，海浪的威力让

我有些始料不及，于是往回游了几米，仰躺着感

受一下海水。过了大约几分钟，我就适应了海水，

开始了各种姿势的游泳了。没有游海经验的我，

跟同行的人借来潜水镜，一个猛子扎入海底，看

珊瑚的多姿，看鱼儿的美丽，心旷神怡。

海风稍微有些大了，仰躺在海水里皮肤露在

外面时显得有些灼热，而且浪花会往耳朵里灌，

于是便采取了踩水，这是我在家乡小河沟里常用

的一种泳姿。到了海水里才真正感受到了海水的

浮力大，我几次想钻进水里扎几个猛子都没有钻

进去多深，每次只是钻进大约一米多的深度。

风浪越来越大了，游泳的人陆续上岸，我也感

觉有些疲劳———海里游泳较累，于是便上岸了。

第一次来海边到海里游泳，很值，即使恐

惧，我也要到海里闯一闯，像传说里的水手一

样。海水浸过后的皮肤感觉很滑爽，心情更爽。

三亚给我的感觉是温柔多情的，可以去放

任自己，可以去尽情徜徉，就像情人的手和怀

抱，让你很舒服很惬意，呆多久都不愿离去。我

无可救药地与这座充满异国情调的城市一见钟

情，并从此魂牵梦萦，挥之不去。

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http://www.gytoda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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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植沃土的不老松
!

蒙龙

早就听说，高邮有一位雪先生（当

时疑是“薛”）在省文联工作，很是羡慕，

但无缘谋面。多年来，在高邮、在省城，

间或听到他的一点消息，也总是零星

的，拼不出他的完整形象。

直到二0一二年春天，我组织文学

界、社科界部分同志开展“春之歌”采风

活动，才在巧妹子养猪场见其真人。

雪先生风风火火，快人快语，一接

触就知道，是位性情中人。雪先生向我

们介绍了养猪场的现状以及发展前景，

向我们介绍了他的创作和他的生活。这

时，我才知道，雪先生是一位诗人，是一

位剧作家，是一位娴熟多个文学门类的

杂家，近来的很多诗文就是在猪场写出

来的，敬重之情油然而生。

我开始留意雪先生的创作，几乎每

个重大节日，都能从家乡的报纸上读到

他的诗歌。雪先生的诗不事雕琢，不玩

朦胧，也没有曲曲弯弯的“绕口令”，他

直抒胸臆，粗犷豪迈，一如大河奔流。读

他的诗，使我联想到郭沫若的《凤凰涅

槃》，燃烧自己，也燃烧别人；也使我联
想到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温

暖自己，也温暖别人。

谁也难以相信，那么美丽的想象，

那么优雅的旋律，那么铿锵的节奏，那

么喷涌的激情，来自一位七十挂零的老

人。但不由你信与不信，这是事实。我不

得不承认，诗人是上帝的骄子，是生活

的宠儿，是激情的产物。

有人说，一首上乘的诗歌必须达到

“三美”，即音乐美（节奏）、绘

画美（意象）和建筑美（结

构）。我以为，雪先生的诗已

经达到了这个境界，要举例

说明，俯拾皆是。不信，你径

可以走进雪先生的诗，做一番品评。

最近，又获赠雪先生的新著《蓝色

的遐想》，果然是琳琅满目，门类众多，

层次很高。我惊诧于雪先生的想象力、

意志力和创造能力。一个人在某一方面

“术业有专攻”尚且不易，何况在多方面

都有造诣呢？

看一看雪先生的简历，很清晰地凸

现出一条线索，雪先生早年就从事文学

创作，几十年绵延不断，而且越发老辣，

越发健壮，越发丰富。

决定一个作家生命力旺盛与否的

重要因素是，他（她）的双脚是站在地

上，还是悬在半空里。双脚牢牢地站在

大地上，才能接地气，才能有生气、朝气

和锐气。青松之所以繁茂，是因为它的

每个根须都紧抓住土地，吊兰之所以孱

弱，是因为它吊在半空里。

雪先生从农村走向城市，但他的双

脚始终深深地埋在土地里，敢于直面生

活，从生活中吸收养分；乐于讴歌生活，

从生活里得到陶冶。现在，他又从城市

回到农村。他说，这不是为了养老，也不

是为了单纯地呼吸新鲜空气，更不是秀

时尚，而是为了更深地接触生活，理解

生活，创造新的生活。我想，是的，他的

每一首诗，每一个剧本，每一篇文章，都

来源于生活，又是对生活的提炼升华。

生活是一块肥沃的土壤，雪先生是

一棵不老松。愿雪先生的生命之树常

绿，艺术之树常青。

一个人与一个时代
!

黄士民

蛇年春晚前夕，喜剧大师赵

本山宣告离开央视春晚的小品

舞台，最终把江苏卫视作为他小

品表演生涯的收官之地，似乎有

点落寞。

其实细细想来，赵本山此举既是大势所趋，更是明

智选择。凭心而论，作为一名黑土地上走出来的民间艺

人，赵本山经历了由地方小戏、二轮转表演、喜剧小品

直至影视创作的锤炼和蜕变，其间深受亿万观众青睐，

尤其是他上了春晚这个大舞台后，一度出现了春晚没

有赵本山的小品就仿佛缺少了许多的“春晚现象”。

观众的期待几乎聚焦在他的表演上，每年的春

晚，赵本山的小品都被精心安排在黄金时段，看春晚，

更要看赵本山，在一度时期成为亿万观众一个自然期

盼。应当承认，赵本山以他独特的表演形式打造了一

个属于他的时代，并且与当时的社会和谐接轨，成为

小品舞台上的“大众情人”，可谓风靡华夏。最初的《小

九老乐》、《相亲》等，尽管还带着一股浓浓的泥土味，

但质朴而鲜活，除夕之夜看赵本山找乐成为春晚一道

奇特的风景。

前不久《南方周末》就赵本山的退出刊发一篇专题

文章叫《生存大师赵本山》，挺形

象，更贴切。确实，赵本山一路走

来真的挺不容易，方方面面的期

盼，林林总总的要求，观众对赵

本山的期望值一直都居高不下，

以至于赵本山出来就应该有叫座的乐子。尽管后来赵

本山也推出了像《昨天，今天，明天》、《卖拐》、《功夫》、

《不差钱》等脍炙人口的小品，但时代的发展和大众文

艺需要、取向的嬗变，使得赵本山盛名之下，委实难堪。

记得那年小品《不差钱》春晚直播，赵本山有几处在不

停地咳嗽，当时让我心生怜悯，背负着为天下人找乐的

这么一副沉重的担子，挺不容易！

赵本山小品表演由初期的火爆走红、中期的乏力支

撑，到末了的技穷落寞是一个真实自然的过程，作为一

名小品演员，他确确实实是一名生存大师，保鲜这么多

年已算是一个奇迹和独特的文艺现象。赵本山成就了小

品时代，他成功锻造了属于小品的辉煌岁月。眼下他离

开小品舞台，既是他本人明智的选择，也是这个时代文

艺的必然走向，与其虚假乏力支撑，不如真实淡定离开。

感谢赵本山，一个创造了一个时代文艺奇观的生存大

师。

禹王庙
!

王如祥

禹王庙是纪念大禹的祠宇，为纪念大禹

治水而建。大禹在远古历史中，至少在水事

活动中，具有保护神的地位，禹王庙和关帝

庙一样，在民众心理中占据重要位置。全国

各地许多地方都建有禹王庙，我的老家旧名

叫禹王庙，因境内有一座禹王庙而得名。

禹王庙是高邮市第一批物质文化保护遗产，也是

国内为数不多的几座禹王庙之一，传说大禹治水时途

经此地在此停留，后人为了纪念他而建了禹王庙。此庙

原有房屋25间，其中有前厅、禹王正殿、观音堂、关圣

殿、罗汉堂及附属厢房等，庙内有神像多尊，高僧数人。

从原有石碑碑文记载，此庙有千余年历史。清朝嘉庆二

十五年（1814年）八月开始，禹王庙又一次得到修缮，

后来此庙一直香火旺盛，远近闻名。

1937开始日寇发动侵华战争，

1942年期间日寇以及国民党顽伪部

队盘踞禹王庙，对周边村庄进行烧杀

抢掠，该庙也遭受火焚劫难。新四军

在地方民众的支持下，经过一段时间

的战斗后，拔除了禹王庙据点，敌人

被迫撤军逃到临泽镇，但禹王庙多间

房屋及许多文物已被烧毁。后来，又

经过“文革”浩劫，古迹所剩无几，真

是令人痛惜。

记得小时候我常到禹王庙旧址

去玩，那儿是一片瓦砾，四周杂草丛

生。当时的大队在禹王庙被毁处建起了榨油

厂，大队部、赤脚医疗站也设在附近。高大的

泡桐树上挂上了几只大喇叭，从早到晚不断

地播放革命歌曲。大队部西侧有一个广场，

面积很大，那时大队开全体社员会议，公社

还在此广场开过几次万人大会，人山人海，那气势可以

说非常壮阔。

“斯世斯民饮水思源高台重铸禹金容，而耕而立去

巢就庐万代永颂王功德。”改革开放至今，国运隆昌，人

民富强，为了不忘治水的大禹，同时为了祈福风调雨

顺，传承文化遗产，地方民众决定复建禹王庙。2006年

周巷镇政府将禹王庙原基地及庙西居民的原庄基纳入

农田复垦范围内，故将禹王庙原址向东迁移80米左

右，即靠周临河西侧。复建禹王庙消息一传出，立即得

到社会各界民众的支持，四面八方信男善女大力资助，

首批捐赠资金达15万，并于2007年破土动工。第一期

工程房屋3间，中间为禹王正殿，东西两间分别为观音

堂、关圣殿，旁边即周临河西畔还建了一座土地庙。

2008年农历三月初五落成，同时进行隆重的禹王神像

开光仪式，观音、关圣等佛像陆续登殿，祭祀活动逐步

恢复，现在香客云集，再显禹王庙昔日辉煌！

禹王庙管理小组负责人告诉我，如今禹王庙发展

基金已募集善款近十万元，今年寺庙二期工程要上马。

民间有资源，民间有智慧，在没有政府一分钱投资的情

况下，村民们自筹资金建寺庙，社会各界人士和积德行

善者共成盛举，真是难能可贵！

人在旅途
□ 陈顺芳

又一次这样坐在了车窗

边。

好久不坐在这样的位置

了。是多久，记忆里已纷扰难

理。只知道每当这样坐在车窗

边，感觉很自在，很容易忘了周遭的所在；只剩

我和车窗外飞逝而过的风景，相互对峙，或者，

连我的躯壳都不存在，只有追逐着窗外风景的

那颗心，鲜明活跃。

窗边的树，一棵一棵，从眼前飞掠而过。多

少年了，我仍一如既往地感受到那匆匆的惊心

的感觉。很喜欢事物就这样从身边穿梭而过，

什么都来不及细想，什么都来不及留下，只有

静，只有无，和那漫无边际的思绪游离。

那一棵棵不停茁壮成长的树，那一片片忽

大忽小的树林，总是让坐在车窗内的我产生

无尽的遐想。我想象夏天，与小伙伴们，轻轻

踩着沙沙作响的树叶，蹑手蹑脚地捕捉“红娘

子”或“知了”，每收获一只，都会高兴得手舞

足蹈；我想象冬天里，也会小心翼翼地踩着经

年累月堆积起来的很厚的枯叶，用手轻轻抚

摸着光秃秃的树干和枝桠，感叹季节转换的

神奇，再在微弱阳光的映照下，比拟树与自己

的影子，哪一个更长，哪一个更美，哪一个会

更经得起岁月。

那坍塌了一面墙的红砖小屋，依旧坍塌

着，是很多年没有人住过了，也没有人再来整

理过，想来，他们是去城里落了脚，并且早就事

业辉煌生活美满；还有许多这样散落在路边的

安然无恙的小屋，多少年了，仍不改先前的模

样，每次越过车窗看见，都让心为之一凛：多少

的光阴又倏忽而过，多少的容颜已经更改，而

这古老了的房屋，仍巍然傲视着红尘里的我

们，在动荡在浮沉在辗转。

目光低垂处，就能看见一条流淌得比我的

年岁要长很多的河流。很久以

前，河面要宽阔得多水流也湍

急得多，而经历了岁月以后，

已渐渐地芜杂、干涸。在两岸

边近水沿的地方，我清晰地看

见两道长长的白色冰棱。它们纤长的白色身躯

是慢慢地侧向下方的水里———竟是这样的吧，

它们冰结的速度竟赶不上冬季里流水干涸的

程度吧？再向河中心一点，就全然杳无了冰冻

的痕迹，甚至，于水的中央，我看得见水的微

流，还有只有鱼虾跳跃时才会漾起的圈圈涟

漪。

每每看见这样的河流，和这样一路而过的

许多小桥、码头，及错错落落的村户，总让我感

到“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的意境，而

不止一次惘然：这不是疾苦人间，而是悠然仙

境。

然而，我又看见了那棵断树！从对面的岸

上直直地斜刺进河里！我惊奇多少年了还是没

有人打捞过它，我震撼多少年了它还是当初那

副不屈的模样，没有离去，也没有腐烂，横跨在

水里，见证着这一路的旅人，看着有些人来有

些人去，有些人老，有人从未涉世的小姑娘，慢

慢尘满面、鬓如霜。

掐指一算，在这旅途里来来去去，已然二

十年！二十年了，从初出发时的懵懂迷茫，到青

春的飞扬轻狂，再到这中年的尘俗世故，言语，

已苍白无力到难以表达。

又如何表达？无知少年时偏爱过一首词：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

新词强说愁；如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

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秋过了，冬已在，春会来，路途在走，日子

还在继续。不禁想起一句幽默短语：“别糟蹋青

春了，都已经立冬了。”我哂笑！


